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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四平党组织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九四九年九月）

党史

初识薛军老师
我与薛老师的相识，是非常偶然的。
1987年春，我代表公主岭市建委去四平市参

加“我爱英雄城”青年硬笔书法比赛。赛场设于地
直街小学，进入教室后，工作人员发的是横格稿
纸，我记得很清楚，比赛题目是一篇题为《昨天、今
天、明天》的散文。落笔数行，我颇感横格纸束缚
书写，便举手示意，询问能否提供一张空白纸，以
便用竖式写法完成作品。监考老师问明我的需求
后，转身去了走廊，片刻后，一位年纪长我几岁的
人走进教室，他便是薛军老师，当时我并不知道他
就是薛军老师。薛老师走到我的桌前，细致问明
情况，随即叮嘱监考老师为我取来空白纸张，让我
安心书写。不经意间，他瞥见了我的准考证，随即
问道：“你就是张健平吗？”我虽不明缘由，仍据实回
答：“我是张健平，来自公主岭市。”薛老师听罢，然
后说：“考完试别急着走，我有话和你说。”

考试结束后，我走出校门，薛老师指着身旁
的徐静宇对我说：“你坐他的自行车，去我在平东
的家找我，我还有事。”我随后坐上徐静宇的自行
车，薛老师则先行搭乘公交车走了。

彼时春寒料峭，所幸路程不算太远。抵达薛
老师家中时，他并未多言，径直站上凳子，从大衣
柜顶端的箱子里取出一个卷轴。缓缓展开后，他
问我：“这是不是你写的？”我上前定睛一看，连忙
答道：“这正是我写的。”薛老师感慨道：“为了找你，
我可费了不少功夫啊，整整三年，我问过许多地
方，打听了好多人，都没人知道张健平是谁。”我听
得茫然无措，一时不知究竟是何情况，竟语塞无
言。薛老师接着解释：“这是1984年吉林省第一届
书法展的入选作品，当时你的作品成功入选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心中满是震惊，这件事太过久
远，我竟几乎忘了投稿的过程。若非这次参赛偶
遇薛老师，我恐怕永远不会知晓这份荣誉，这真是
千载难逢的机缘，更让我有幸得遇良师。

后来我才得知，在那届吉林省书法展中，我
是公主岭市唯一的入选者。

在薛老师家中，他详细打听公主岭市的书法氛
围，询问当地有多少书法爱好者，又关切地了解我
的学习经历。我一一作答，当他得知我是复员军人
时，十分惊讶，连忙追问我学习书法师从何人。我
答道：“公主岭市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比如王
瑞临、张济云等，还有中年书法家张喜春、陈晓敏等
人，我常向他们请教。”薛老师听罢点头称赞：“公主
岭文化底蕴深厚，你要多向老先生们虚心求教。”他
还诚恳地邀请我，多来四平市参与书法交流活动，
与同道中人切磋书艺。随后，薛老师取来一支长锋
羊毫笔，挥毫写下“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的楹联，赠予我作纪念。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目
睹用长锋羊毫书写的行草书，笔锋流转间的气韵风
骨，为我日后的书法学习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天窗。
一次不经意的邂逅，竟奠定了我们一生的深厚情
谊，从此，我在书法的道路上有了引路的良师，更收
获了一位亦师亦友的知己。

同年年底，吉林省第二届书法展在吉林市举
办，我的作品再次入选；1989年，吉林省第三届书
法展，我的作品依旧榜上有名。也是在这一年，
全国第四届书法展拉开帷幕，我与邓旭（1965年
生人，已故）的作品双双入选，一举开创了四平市
书法作品入选全国届展的先河。

交往三十年 关怀似兄长
1988 年，我加入吉林省书法家协会，成为

省书协的一员。
也是在这一年，公主岭市书法家协会正

式成立。凭借此前在各项书法展中取得的成
绩，更在薛军老师、陈晓敏老师等前辈的鼎力
推荐下，年仅 28 岁的我当选为公主岭市书法

家协会首届副主席。1988 年四平市成立书画
院，更是在薛老师的推荐下我成为第一批书
画院创作员。同年，四平市成立青年书法家
协会，经薛老师推荐我当选了副会长。

同年寒假，丛文俊先生专程来到四平市
授课。薛老师特意将我引荐给丛先生，并安
排我陪同丛先生住在总工会招待所。那段日
子，我得以亲自聆听丛先生的谆谆教诲，其中
的真知灼见，令我受益终生。

自与薛老师相识后，他对我始终关怀备
至、多方提携。他带我走遍了四平市下辖的
梨树、伊通、双辽等市县，向当地的书法同道
热情介绍我这位来自公主岭的年轻人。在他
的帮助下，我得以结识更多书法名家与爱好
者，眼界与技艺都有了长足进步。

后来，在四平市书法家协会换届选举中，
薛老师更是极力举荐，将我推上了四平市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的位置。

2013 年，因公主岭市划归吉林省直管，行
政隶属关系发生了变化。薛老师特意带领梨
树书协主席白石（已故）、伊通书协副主席季
国、双辽书协副主席李志远等一行来到公主
岭。我们欢聚一堂，畅叙深厚友谊，共话书法
艺术。席间，薛老师动情落泪的模样，令我终
生难忘。

回忆薛老师，诸多往事历历在目：公主岭市
与辉南市书法交流展的现场，有您忙碌奔波的
身影；公主岭市首届书法小品展，有您亲笔题写
的展名；公主岭市书法家协会换届选举，我当选
主席之时，有您真挚恳切的祝福；女儿考上大学
的庆功宴上，有他欣慰爽朗的笑容；四平政协十
年的岁月里，有您畅谈书艺的欢声笑语；公主岭
市书法家协会的牌匾之上，留有您遒劲有力的

墨痕；就连我那小小的“平和堂”斋号，也珍藏着
您留下的五幅珍贵墨宝；平洋水库边、辽河水岸
旁，那些我们相聚切磋的时光里，更散落着您不
少传世的墨宝。

早已记不清，我曾去过四平市多少次，与
老师与书友喝过多少回酒，也记不清，薛老师
曾来过公主岭市多少次，为我留下过多少珍
贵的字迹。

那些点点滴滴的往事，林林总总，数不胜
数，皆铭刻于心。

十年了，学生老弟，真的好想您，想您整
整十年了。

这十年间，我一刻也不曾虚度光阴。我
将对您的无尽思念，化作了砥砺前行的动
力。这十年，我投身书法公益事业，在省书协
甘当志愿者，足迹几乎踏遍了吉林省的山山
水水；这十年，经我培训的书法学员难以计
数，我也终于如您一般，收授了属于自己的徒
弟。如今我虽已 66 岁了，但从未忘记：是薛老
师您，我心中最崇敬的恩师，引领我踏入书法
艺术的殿堂；是在您的悉心关怀与鼎力相助
下，我才取得了如今的些许成就。

怀念薛老师，您崇高磊落的品德，令人肃
然起敬；您精湛绝妙的书艺，让人由衷信服；
更难忘您那风趣幽默的言谈，至今仿佛仍在
耳畔回响。

怀念薛老师，更怀念您为四平市书法事业
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是您，苦心孤诣带出了
一大批书法人才，为四平市争得无数荣誉；更是
您，为这片土地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怀念薛老师，您是我书法道路上的指路
明灯，更是我一生的恩人。

以此文，纪念薛军老师逝世十周年。

深切缅怀恩师薛军先生
——纪念薛军老师逝世十周年

张健平

薛军作品

1947 年 6 月 ，四 平 攻 坚 战 的 号 角 吹
响。部队即将向四平城区发起进攻时，那
庆林主动找到连长，请战道：“最艰难的任
务，只管交给我干！”6 月 18 日，17 师接替 1
纵，担负起攻击国民党核心守备区的重
任，攻坚战就此进入白热化阶段。部队的
首要目标，便是扼守核心守备区前沿的市
政府大楼，这座大楼如同敌人的“坚固堡
垒”，阻挡着部队前进的步伐。

关键时刻，连长找到那庆林，问道：
“攻下这个大楼有把握吗？”那庆林斩钉截
铁地回答：“没问题，你指到哪我就打到
哪！”话音未落，他便卸下身上多余的装
备，只穿着贴身衣物，双手抱起炸药包，猛
地跃出战壕缺口，义无反顾地冲入敌人机
枪火力封锁区，执行第一次爆破任务。

一声震天巨响划破长空，滚滚浓烟腾
空而起，碎石砖块四溅纷飞。硝烟尚未散
尽，大楼内突然枪声大作，原来两个突击

排的战士已紧随其后，从爆破口冲进楼
内。那庆林见状，迅速抓起身边的步枪，
也从自己炸开的墙洞钻了进去，与战友们
并肩作战。

占领市政府大楼后，3 连乘胜追击，向
路东发起进攻，成功夺取粮站南院。然而，
新的难题摆在眼前：院子四角矗立着四座
碉堡，一面高大的院墙正对着部队进攻的
门洞。若逐个攻打碉堡，天亮前难以完成
任务；若直接爆破院墙，两头的碉堡又会
形成交叉火力，威胁突击队员的安全。

几名爆破员看着眼前的局势，面露难
色，一时无人应声。就在这时，那庆林再
次挺身而出，一声“我去”，掷地有声。他
随即冲上前去，快速安放好炸药包，拉燃
导火索后，迅速撤回阵地向连长复命。

此时，突击队的战士们 早 已 上 好 刺
刀，手榴弹紧握手中，弦也扣到了待发
状态，可预想中的爆炸声却迟迟没有响

起。见此情形，那庆林毫不犹豫，请求
执 行 第 二 次 爆 破 任 务 。 他 刚 冲 出 阵 地
没多远，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一团
火光迎面炸起——原来是刚才安放的炸

药包延迟爆炸了。
巨大的冲击波掀飞了那庆林头上的帽

子，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脑袋，顾不上检查自
己是否受伤，便一头钻进弥漫的黑烟中，仔

细查看爆破效果。确认院墙已被炸开一个
大缺口后，他立刻折返阵地，向连长报告：

“准备冲锋吧！”在他的有力配合下，部队顺
利发起冲锋，后续战斗得以顺利推进。（上）

攻坚战大功荣立者 战斗英雄
那庆林

这一时期，梨树、怀德、伊通等地区的各项
文化事业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1948年3月，梨
树全境解放，社会秩序逐步稳定，文化事业的恢
复发展有了安定的政治环境，县民主政府设民
教科，兼管文化。11月，组建县新华书店，有工
作人员7人，开展书刊发行、兼管中小学课本经
销，并在梨树镇内设立门市部。1949年3月建立
民众教育馆，同年6月，民众教育馆更名为梨树
县文化馆，有工作人员3人。1948年，梨树中学
以师生中文艺爱好者为主体，自行组建文工团，
配合党的土地改革运动、支援前线战争、开展大
生产运动等中心工作，组织宣传演出。1948年8
月，中共梨树县委接管了这个文工团，在此基础
上，组建中共梨树县委宣传队，这是梨树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第一个县级文化演出团
体，全队有30人，实行供给制。宣传队的主要任
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忆苦、破除封建
迷信、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和保卫革命胜利成果
教育，受到区、村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
迎。1949年12月宣传队解散。

1949 年，中共梨树县委、县民主政府，为清
理和整顿文化业界，铲除封建迷信糟粕，端正文

化宣传方向，对民间流动戏班和散在艺人进行
调查登记。县文联负责举办艺人训练班，有30
余人参加。主要内容是学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
策，改造思想，更新宣传演出内容，使文化娱乐
活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为广大工农兵服务。梨
树县的文化事业，从此开始了历史性转折，剧
团、剧场、电影院、工人俱乐部、农村电影队等文
化企、事业机构相继建立，各种文化设施随着经
济发展不断完善，形成具有多种门类的综合文
化体系。

1947年10月，在公主岭重建了民众教育馆，
馆址设于河北花园附近，馆舍面积320平方米，
有工作人员 3 人。1949 年 10 月，范家屯成立民
众教育馆，馆址后设于东街，馆舍面积700平方
米。1949年4月10日，成立怀德县文工团，地点
在怀德镇东街天主教堂内，有演职人员 30 余
人。同年7月，文工团全体人员被分配到各区人
民政府及企事业单位。9月，第二次筹建怀德县
文工团，年末已有演职人员 40 人。1948 年至
1949 年，公主岭和范家屯的民众教育馆吸收当
地文艺爱好者，有组织地进行常年演出活动，参
加演出者由十几人发展到30余人。在农村开展

业余演出的，主要是区中心小学校组织的业余
文艺宣传队。据当时统计全县这样的宣传队27
个，参加演出的师生685人，排练大小剧目400余
个，演出1100余场，观众达30万人次。演出的剧
目在土地改革时期有《白毛女》《血泪仇》《二小
放牛郎》《破除迷信》。这些剧目的演出，有力
配合形势对广大群众进行新思想的教育，使人
们解放思想，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幸
福道路。

随着伊通的解放，伊通的文化工作在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发展起来。从1947年10月
至1949年末，伊通的文化建设已初具规模，从内
容到形式都赋予了新意。如群众歌咏、文艺演
唱等活动蓬勃兴起。1945年10月至1948年，驻
伊部队就把新文化传入伊通。部队的政工人员
到群众中教唱新歌，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解放，
心情无比欢快，面对新的生活，他们要尽情歌
唱。歌咏活动成了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参
军参战、斗地主打土豪的重要政治工作。当时
传唱的歌曲有《说打就打》《四季抗战》《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区的天》《四打四平》

等。伊通的文艺演唱活动，以学校、机关为主，
自编自演了许多节目。机关干部、学生、社会青
年都登台演唱。县政府机关文艺宣传队排练了
歌剧《刘胡兰》，伊丹剧团排练了《白毛女》，文化
馆剧团排练了《送郎参军》《识字班》《小女婿》

《小二黑结婚》等。1948年11月，县文化馆举办
了学习班，学习班既学政治、文化，又学表演艺
术，而且还排练文艺节目，培养了表演艺术骨干
60人，年底组成7个业余剧团，分别下到农村各
地演出。1949年，伊通举办第一期文艺汇演，时
称“伊通第一届文艺竞赛大会”。全县有15个业
余剧团参加演出，演出的剧种有评剧、歌剧、话
剧、表演唱、舞蹈等。这些不同剧目，内容生动，

形式新颖，使人耳目一新，深受群众欢迎。秧歌
舞也叫大秧歌或东北大秧歌，是伊通县有代表
性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其特点是优美、火爆、
泼辣、风趣。形式有红绸舞、扇子舞、花棍舞。
花棍舞是满族的民间舞蹈形式，所用花棍用木
制成，长约2尺，其两端用花布条做成彩穗，棍中
间刻槽，槽内穿铜钱若干。表演时，花棍在身体
周围上下左右或手脚前后磕打，其众多表演者
齐奏，发出有节奏的悦耳之声，很受群众喜爱。
1948年和1949年春节，有些村屯办起了大秧歌，
每队三四十人，多者七八十人，到军烈属家拜
年，送光荣灯，欢送新兵入伍，同时也活跃了乡
村文化生活。 （未完待续）

那庆林出生于黑龙江省双城县，旧社会里，他常年靠给地主扛活维持生计，受尽压
迫与剥削。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双城，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席卷城乡，那庆
林家也分到了期盼已久的土地。翻身做主人的他，毅然放下锄头，坚定地对家人说：“为
打倒反动派，保卫土地，我去参军！”随后，他报名加入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17师某部3
连，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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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9日，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这天下午，我突然接到陈秋的电话，他语气急切地通报
了薛军老师病逝的消息，噩耗来得太过突然，令人难以置信，更加难以接受。

十年了，整整十周年。每年的这个祭日，我都会发一条朋友圈，以寄托我对老师的无尽哀思。


